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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社会历史传承
———基于历史社会学的视域

■ 邓志强
(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共青团理论教研部，湖南 长沙 410006)

【摘要】从历史社会学维度探讨五四运动，是当代社会学研究“转向历史”
的学理发展趋势，是青年研究与社会学研究的内在关系使然，是从大历史观审

视五四运动的一种视角。五四运动的“现存历史因素”蕴含了爱国主义、现代
化、斗争精神、青年先锋作用等，这些因素在宏阔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新时代青年要牢记五四运动史，将五四精神与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结合起来，将五四运动的历史因素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更好地理解五四运

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更好地投入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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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百年来，不同时期、不同学科开展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五四运动研究的议题众
多，观点各异。比如，对五四运动的界定就各不相同。叶曙明认为，五四时代与五四运动是两个
概念，五四时代始于公车上书，终于陈炯明的中国联邦宪政实践; 而五四运动是因外交问题而引

发的突发事件［1］。周策纵则认为，五四运动不仅是指 1919 年 5 月 4 日的学生游行示威，也包括
之前之后的一系列事件，如新文化运动和各种罢工、罢市等，最终导致社会的变动和思想界的变
革［2］。笔者认为，五四运动不仅是指 1919 年 5 月 4 日发生的五四事件，还包括了之前的新文化
运动和之后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等运动，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是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是追求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的觉醒运动。张德旺指出，百年来五四运
动研究形成了三种总体思路和叙事体系。第一种是重视十月革命的影响、肯定五四运动与中国
共产主义运动密切联系的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第二种是以国民党人为中心的总体研究思路
和叙事体系，以刘永明的《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为代表。第三种是以学生运动为中心、以自由
主义为主导思想的总体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张德旺进一步指出，新的五四运动史研究思路呈
现三个发展趋向: 一是进一步体现历史真实; 二是个案研究不断涌现; 三是在构建更真实全面的

五四运动史总体研究思路和叙事体系上将有进一步突破［3］。五四运动虽已百年，但仍“被述
说”，我们为什么要重温和纪念五四运动? 究其缘由，五四运动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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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奠基者，因为五四运动的“现存历史因素”仍属于新时代、仍属于当代中国，与各个时期青年
的血脉相通，且能够激发新时代青年的活力和动力，能够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现存历史因素”，发掘和探究五四运动的“现存历史因素”，是
历史社会学视域研究五四运动的使命。

一、历史社会学研究五四运动的内在要求

历史社会学编织了联结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纽带，是中国社会科学极具发展潜力的研究领

域。从历史社会学维度探讨五四运动，是当代社会学研究“转向历史”的学理发展趋势。打开
历史镜头，让五四运动重返历史情境，反思现实镜像，有助于深刻理解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时

代价值和时代内涵。
第一，历史社会学是基于大历史观对五四运动的理论观照。历史社会学较好地把握了历史

与现实的内在关联性: 只有立足现实，才能深刻理解历史; 只有观照历史，才能真正把握现实。
五四运动的传统是割不断的，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依然站在五四运动的延长线上。历史社会学
视域契合了大历史观。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 1) 现存历史因素的积淀规
律和形式。( 2) 历史因素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作用。( 3) 现存历史因素的社会功能。( 4)
历史因素与社会进步的关系［4］。可见，历史社会学注重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分析，注重社会事
件时间和空间的关联性，注重历史因素的积淀和传承，注重现存历史因素的时间内在逻辑。研
究五四运动，必须从深层次的历史维度进行分析，既要重温五四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又要反思

和观照五四运动对当下及未来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及意义，这是历史社会学的理论逻辑。历史社
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现在的过去”，即“现存历史因素”，而非“过去的过去”。历史社会学的视角
不是挖掘五四运动的史料，而是解读五四运动的留存成分及其功能。
第二，历史社会学是青年研究发展的内在要求。近年来，国内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历史转向

的趋势。所谓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是指基于社会学视角的历史研究［5］。青年研究是社会学
的分支学科和前沿领域，因此，青年研究出现历史转向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历史社会学

视域研究五四运动和中国青年运动，是青年学和社会学关系的必然趋势。当下与未来均是以过
去为基础，中国青年运动、社会运动都有历史渐变或突变的过程，中国青年运动系列事件存在一
定的历史逻辑，中国青年运动与社会运动、社会结构环境的关联并非碎片，而是一个统一体。鉴
于此，笔者基于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关注五四运动，追寻中国青年运动历史发展轨迹，深刻理

解五四运动事件和过程，深刻认识中国青年运动在整个社会运动中的时空位置。
第三，历史社会学是研究中国青年运动的一种视角。历史社会学从历史事件变迁中总结出

不变法则，指明了当前困境的化解与未来道路的选择。历史社会学有两种研究范式，即阐释和
解释［6］。阐释型是韦伯代表的“社会科学的历史化”，在于提炼或运用社会科学概念与方法，理
解和阐释独特的历史过程与现象。解释型是涂尔干代表的“历史的社会科学化”，试图在纷繁
复杂的史料中发现不变的“社会事实”、因果法则及本质规律，由此解释、分析并预测普遍的历
史过程。基于历史社会学的维度解读五四运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通过阐释型
研究范式，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时代中国青年的角色扮演和文化特质; 通过解释型研究范式，可

以发现五四运动“现存历史因素”，揭示中国青年运动的规律性，在宏大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精
准研判未来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议题和发展，预测未来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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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四运动“现存历史因素”分析

历史社会学关注的是“现存历史因素”，五四运动“现存历史因素”蕴含着爱国主义、现代
化、斗争精神、青年先锋作用等。追源溯本，重返五四现场，上述现存历史因素是五四运动的重
要元素，呈现在五四运动口号、宣言、行为之中。立足当下，展望未来，上述现存历史因素依然在
社会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五四运动“现存历史因素”既在宏阔历史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又对当下和未来社会结构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 一) 爱国主义的社会历史传承

五四精神包含了爱国、进步、民主和科学等内涵，其核心是爱国主义。五四运动的口号、宣
言等表达了青年的爱国情怀:“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
字”、“抵制日货”、“废除二十一条”等; 许德珩用半文半白书写了五四宣言“我同胞处此大地，有
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7］罗
家伦用白话文起草了五四宣言，喊出了中国青年的心声“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
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五四运动的爆发，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革理想与政
治运动领域的爱国热情相得益彰，从而促进了全国民众的民族新觉醒，使之深刻认识到民族独

立的重要意义，提升了民族凝聚力。五四运动形成的民族意识一直延续至今，民族独立和民族
复兴是中国人民的梦想。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面临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
定性因素，我们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理智地做好自己的事情。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历史时期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表达方式不一样。一是将

五四运动置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中，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团结

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纽带。古代知识分子倡导和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了“以天
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爱国主义传统。二是将五四运动置于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百
七十多年的斗争史中，爱国主义主旋律始终如一地贯穿于中国青年运动之中。中国青年的血脉
里流淌着爱国主义传统，百年中国青年运动一直坚持民族利益至上，追求民族复兴，这是从五四

运动继承下来的。爱国主义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旗帜和灵魂，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源
头，五四运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凝聚当时中国各阶层力量，促进新的民族意识形成。三是将五
四运动置于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奋斗史中，无论是革命时期的青年运动，还是建设时期的青年

运动，其原动力均是爱国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爱国运动不断从无序到有序、从感
性到理性、从自发到自觉。
爱国主义是百年中国青年运动的永恒主题，这面旗帜是青年的最大公约数，能汇聚力量、激

发动能、形成合力。百年中国青年运动虽表现出不同特征，但实现民族复兴的主题始终如一。
爱国主义凝聚不同时期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青年群体，始终为民族独立、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
量。在五四运动中，新旧两派青年学生在国家和民族大义面前站在一起、达成共识、一致对外。
革命年代，中国青年运动的爱国主义表现为救亡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独立; 建设年代和改革时

期，中国青年运动的爱国主义是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复兴; 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爱国主
义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本质是爱国爱党爱社会
主义的高度统一。因此，新时代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自觉
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二) 现代化的社会历史传承

五四运动是一次现代化思想启蒙运动，带来了民众的思想解放和社会革新与进步。科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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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本身就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把科学与民主视为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8］。五四
运动反对旧礼教的束缚，提倡思想解放和妇女解放，扫除封建残余，这代表着民主和进步。五四
运动提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五四运动要打碎旧文化、旧伦理和旧思想的枷锁，冲破封建迷信
堡垒。五四运动激发了“个体”力量，塑造了现代意义的公民，个体从家庭伦理关系中走出来，
发扬中华民族天下为公的精神，走向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关系格局。五四运动促进了普通民众追
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新觉醒，追求现代化的主体力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
历史的起点，具有划时代意义，其理论逻辑有三: 一是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

史序幕。从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历史进程来看，五四运动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历史转折点。二是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来看，五四运动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省，
开启了中国全面推进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新时代。在宏大历史结构中，五四运动成为开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进程的起点，标志着中国开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三是从中国革命和现代
化主体视角看，五四运动使中国革命和现代化主体发生了结构性的根本变化，开始了主导力量

由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历史性转变［9］。从此，关怀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主体范围从部分精英拓
展到普通大众，行为方式从“莫问国事”到“走上街头”，广大民众开始主动追求现代化。
实现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追求现代化一直在路上。五四运动提出向“德先生和

赛先生”学习，新时代民主和科学依然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是中国探求现代
化的过程，是中国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进程，现代化进程投射到青年社会心态的嬗变轨迹上，表

现为中国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现代性嬗变［10］。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断探寻现
代化的途径和方式，不断追寻现代化的内涵和目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取得
了巨大进步，有些方面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目标，有些方面正在接近现代化目标，现代化的内涵与

外延不断拓展，逐步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标体系。
( 三) 斗争精神的社会历史传承

五四运动的现存历史因素包括斗争精神。五四口号中“惩”、“争”、“除”、“还我青岛”、“宁
为玉碎不为瓦全”等表达了五四青年的斗争精神。五四运动的本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
的社会革命，五四运动体现了青年知识分子、工人、商人等群体的革命精神气质。五四运动体现
了一种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彻底抗争的精神，具有极强的批判斗争意蕴，通过反传统求新求
变。青年既是传统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传统的批评者和革新者。青年在否定之否定过程中
重构传统，赋予传统新的内涵，实现传统的再生与新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青年运动反
传统指向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初期中国青年运动反传
统指向是西方资本主义。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青年运动反传统指向是重新反思历史。新时代中
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社会各个领域出现新情况新现象新问题新风险，诸多“新”的解决
或化解，均需要一种革命的决心和精神。新时代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
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就必须保持“伟大斗争”的精神，必须积极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
斗争精神需要长远的思想指导和组织领导。百年中国青年运动在议题、领域、形式等方面

均发生了变化，但不变的是中国青年运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
是斗争精神需要思想引领和指导。五四运动的爆发遵循了“器物变革———制度变革———思想
变革”的演进逻辑。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加速传播和广泛宣传，仁人志士的目光
从欧美转向苏俄，开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在五四运动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起到了领导和组织作用，后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五四运动引起了共产
国际的关注，派遣代表魏经斯基来到中国，与李大钊等青年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因此，从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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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说，中国共产主义是在五四运动过程中开始萌芽的。陈独秀指出，五四运动由空想转向
实际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11］。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中国建设，首先是在思想领
域的变革和解放思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二是斗争精神需要组织领导和调动。五四运动让国民认识到“力量在于组织起来”。1919 年 6
月 3 日，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他们以各种方式组织起来，彰显了各自的力量和社会影响力。五
四之前，中国劳工组织较为分散，后来现代工会开始发展起来，工人运动的组织性得到加强。城
市商人也以建立联合会的形式把不同行业的商人组织起来，如上海的“马路联合会”。“要想把
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12］“真正的革
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13］因此，青年运动必须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
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队伍，才能呈现青年运动的革命先锋作用和示范效应。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青年运动的前进方向从此有了灯塔。回顾百年中国青年运动
史，经历了世事变迁，却能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必
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
( 四) 青年先锋作用的社会历史传承

历史社会学注重“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冲在前列、敢作敢
为，是一支先锋队。毛泽东曾在 1939 年阐释了“先锋队”的作用，那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
命队伍的前头。在传统农业时代的中国社会，强调长者经验和权威，忽视和排斥青年，社会理想
是“向后看”，而非“向前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青年开始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展示于社
会，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 1919 年五四运动、1925 年五卅运动、1935 年一
二九运动中，青年都承担了组织者和参与者的重要角色。在革命年代、建设年代、改革时期和新
时代，青年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青年的先锋作用和照顾青年的特
点，全党、全社会都要尊重青年的先锋地位和生力军作用，关注、关心和关爱青年，为青年发展提
供良好平台和政策支持。新时代青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生力军，是各行各业、各
个领域、各条战线攻坚克难的突击队。没有青年的社会参与，没有青年的社会融入，整个社会就
会缺乏活力和动力。新时代青年要自觉把个人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共同奋斗中，勇当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这是他们的使命和责任。
五四运动既有“现存历史因素”，也有“未留存历史因素”。五四运动未存留的历史因素包

括一些极端化现象和行为。在五四运动过程中，有人抨击和反对一切传统文化，对传统的攻击
存在过度和过激倾向，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不加以区分，如全盘否定儒学等传统文

化。叶曙明认为，五四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但未能同时高举自由与法治的旗帜［14］，这
是五四运动的缺失，这种“过去”影响着“现在”甚至“未来”。

三、五四运动的社会历史传承规律

五四运动的历史细节在岁月流逝中逐渐淡去，但五四精神、五四文化等现存历史因素却积
淀下来。百年来，五四运动留存了“现在的过去”，依然延续下来并发挥作用，而“过去的历史”
则成为橱窗里的记忆。五四运动“现存历史因素”的传承规律是什么?
( 一) 五四运动社会历史传承的前提条件

历史因素之所以能够积淀和传承下来，前提条件必有两个: 第一，历史因素对现存社会的正

功能。五四运动历史原型中含蕴的精神、文化等因素依然具有正功能。五四精神的积淀和传
承，是因为五四精神在宏阔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其在新时代的社会正功能。随着时间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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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由于惯性作用使然，历史因素的厚度越大，则力度越强。当然，此结论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历
史因素具有较强的正功能，即能推动社会进步。倘若历史因素已经不合时宜，其社会正功能会
日趋消退甚至消逝，那么历史因素则必然被摒弃。五四运动距今已有百年，但五四运动的余波
尚未消逝，五四运动中精神文化层面的历史因素依然具有较强的现实社会功能，且能与新的经

济社会文化因素交融在一起，实现新旧融合。因而，五四运动历史因素的厚度愈大，其对现实社
会的影响力度则愈强。第二，历史因素能够与现实因素实现融合。经过积淀的历史因素要从原
型中游离出来，与现存元素形成新的有机体。五四运动蕴含的现存历史因素，就如同可以充电
的电池，时代发生了变迁，但它与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及趋势一致，它依然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

因此，五四运动的历史因素才能够积淀下来，五四精神和五四传统才能够延续下去。
( 二) 五四运动社会历史传承的首要因素

精神和文化层面是五四运动社会历史传承的首要因素。从构成要素来看，物化等具有历史
细节的东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去，而精神、文化层面的因素更容易积淀下来。比如，民族意
识和民族觉醒。民族是人类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共同体，个体不可能脱离民族共同体而独立存
在。当中华民族受到外部力量侵犯和欺辱时，民族意识和民族凝聚力则以历史因素积淀下来。
当巴黎和会传来“强权”战胜“公理”的消息，五四运动随即爆发。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意
识的新觉醒，标志着中国开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不懈奋斗。从某种意义而言，五四运动依然“活着”，这是因为以爱国主义、
进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五四精神依然“活着”。放置于大历史观之中，五四运动的青年
深受自古以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主义传统的熏陶和影响。延续至今，五四精神一直是
青年和国民追寻的目标。
( 三) 五四运动社会历史传承的主要逻辑

在历史长河之中，一些历史传统和因素能够积淀下来，是因为遵循了历史承继逻辑。第一，
现存历史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保持恒常状态。由于历史惯性作用，人们会主动承继某些历史传
统，这些历史因素得以恒久留存。在宏大历史结构中，五四运动要么掀开序幕，要么开启新征
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征程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接续奋斗; 追求现代性需要一代又一
代的前赴后继。这些均具有历史承继逻辑，留存于大历史结构之中。第二，现存历史因素在中
华民族文明史上具有关联性。五四运动是一次由先进知识分子主导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具有历
史承继逻辑。在唐宋元明清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均存有新文学运动和新思想变革的先例。五四
运动遵循了这一历史逻辑，且在广度和深度上，产生了独一无二的影响力。第三，现存历史因素
契合了时代发展要求。五四运动的“现存历史因素”之所以能够承继下来，是因为他们契合了
时代发展要求，经济社会等环境提供了其积淀的丰厚土壤。

四、五四运动的社会历史传承方法与路径

历史社会学的重要议题是历史因素的继承方法与路径。只有采取合理有效的继承方法与
路径，才能让五四运动的现存历史因素发挥作用，才能让五四精神传承下来，才能让五四运动的

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统一起来。
( 一) 五四运动的社会历史传承方法

五四运动“现存历史因素”是通过一定的方法承继下来的。一是五四运动的直接继承法。
所谓直接继承法是指将历史因素直接继承下来，而非借鉴某些倾向性成分。直接继承法包含三
种具体方式: 直接归入、简化并入和过滤并入［15］。根据不同受众群体以及历史因素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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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现存历史因素可以采取上述不同的三种方式。比如，进步和科学精神可以直接归入，
民主精神则需要过滤并入，民主的内涵与外延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具有不同指向。因此，民主
精神必须考虑民主的时空意义，不能直接归入和简单并入。二是五四运动的倾向继承法。所谓
倾向继承法是指忽略时间、地点等具体时空情境，定向地从历史因素中得到借鉴与启示。虽然
历史因素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但历史因素中的稳定成分不会发生改变，并且现实与历史

总有相似之处，这些是历史因素可资借鉴所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具体历史条件已不复存在，但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五四精神依然具有纵向的承继关系，爱国主义的时代内涵和表达方式可能

发生变化。倾向继承法不是将现存历史因素直接并入现实社会，而是以此作为倾向性的借鉴或
启示。鉴于此，五四精神、五四文化理应赋予新时代的内涵，与新时代的社会结构、社会发展趋
势相符合。
( 二) 五四运动的社会历史传承路径

五四运动“现存历史因素”的传承路径必须立足现实、结合历史情境，主要通过以下具体路
径: 一是基于特殊时间窗口举行仪式。重构历史情境，通过历史讲座、历史图片影像等仪式活动
重现五四运动情境，让青年感知、感受五四运动中的人物和故事，从而产生情感体验。对待历史
事件的态度，不仅受制于人们的认知程度，还取决于人们的情感倾注。鉴于此，五四运动不仅要
在社会上广泛宣传，讲清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更要借助情境体验，激发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情

感共鸣。现存历史因素的继承方式可以通过仪式活动，通过特定的时间窗口举行，让青少年在
仪式中得到教育，激发情感能量，发现真谛力量，获取精神动力。二是借助新媒体平台重返历史
场域。现存历史因素的继承路径可以结合时代特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趋势，符合时代青年
需求和特点，通过新方式和新渠道来保留和传递。比如，通过新媒体平台，制作五四运动漫画、
短视频等，将五四历史因素与新时代现实元素融合起来，通过缅怀五四先驱的爱国情怀和革命

精神，激励新时代中国青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基于历史社会学视域分析和理解五四运动，有助于梳理和归纳五四运动现存历史因素，揭

示五四运动现存历史因素的积淀规律。新时代青年要牢记五四运动历史，关键是牢记五四运动
的历史沉淀因素，将五四精神与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结合起来，将五四运动的历史因

素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更好地理解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五四

精神，更好地投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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